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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节日·重阳重阳

编者按

“芙蓉金菊斗馨香。天气欲重阳。远村秋色如画，红树间疏黄。”时至重阳，秋高气爽。古时民间在

重阳节有登高祈福、秋游赏菊、佩插茱萸、拜神祭祖及饮宴求寿等习俗。传承至今，又添加了敬老等内

内涵，于重阳之日享宴高会，感恩敬老。每到此时，人们总会在三杯两盏菊花酒里诉衷肠、感怀人生。

今年重阳，又让我想起一些记忆深刻的人和事。

感受着微凉的秋意，我的眼前浮现出和二舅在一起打甲鱼的情景。

那时，我还是个小伢儿。心中骁勇雄壮的现实偶像，就是二舅。他三

四十岁，正当盛年，有一双炯炯有神放绿光的眼睛，络腮胡子，将一辆鲲鹏

牌单车骑得呜呜叫。单车上绑着他打甲鱼的武器装备，一杆甲鱼枪，一个

小马凳，一个捞兜子，有时候还有一个篾篓。

我仔细看过那杆甲鱼枪。暗红色髹亮的杆子，下端一个绕粗尼龙丝

的转柄线盘，100多米尼龙丝的末端展示了枪的核心技术：两排十几口锋

利的划钩，最尾端是一个大如鸡卵的铅坨。

“给我背篓子，打甲鱼去！”二舅划火柴，点燃一根郴州牌香烟。

我得以观战二舅是如何打甲鱼的。他在一口腥气很重的堰塘开阔处

坐定，枪斜靠在肩上，像欢迎元帅到来一样鼓掌。双掌空心，鼓得越响越

好，甲鱼听见响声，就会把脑壳露出水面。

不需要望远镜，二舅犀利的肉眼发现 50米开外探出一指墨绿色的脑

袋，三角形脑袋上绿豆小眼贼溜溜地环视四野。甲鱼张开钳子嘴巴，打了

一个惬意的呵欠，“还呼吸哈哈新鲜空气，看今朝万里无云，太阳笑得就像

菊、菊、菊——阿嚏——花。”刚准备下沉，说时迟那时快，一道看不见的闪

电从天而降，两斤多重的母甲鱼只觉得左腿麻了一下，就失去了知觉。

二舅把坨钩甩出去后一秒半钟，身子后仰105°，把枪尖往后一掣（让

钩使劲地咬住甲鱼的肉），然后飞快旋动转盘，甲鱼的白色花肚皮在水上

破浪飞行，潇洒如凌波仙子。我只眨巴了一下眼睛，二舅就用右手卡住了

甲鱼的两瘪，给它取钩。它在二舅手上伸颈张牙，垂死挣扎，还有什么用

呢？就等着紫菜生姜酬端午吧。

“篓子提好。看，又有个送死的冒头了。有点远，是个大家伙！”二舅

提枪猫腰转换了个位置，向手指前方80多米瞄了瞄，又飓风出击了。

每当我看电视上的抗日神剧里打头顶酒杯的神枪手，就自然而然地

想到了二舅。生不逢时啊，和平年代，他就是个打甲鱼的，打一个菜，赚个

肚儿圆（天天吃甲鱼也腻味了，二舅说不如吃咸菜辣椒糊），打一篓，卖到

收购部，2角7分钱一斤；如果生在战争年代，二舅就是个狙击手，打日本少

佐。

为打甲鱼，二舅挨过批斗，说他那条甲鱼枪是资本主义尾巴。

“必须割掉，龚书记，他是你的舅佬，你不能包庇，叫他把枪交了。”

大队书记“黑耳朵”开支部会时对我父亲说。

父亲叫姆妈去二舅家，姆妈不去，“你胆子一粟米大，树叶子掉下来都

怕打破脑壳。打个甲鱼也是资本主义，那个‘黑耳朵’！”

父亲亲自去了。二舅暴跳如雷，背着甲鱼枪，蹭蹭蹭像发现了堰塘上

的甲鱼脑壳，枪上的铅坨子飞溅着橘色的火焰，“老子给你送枪来了！”“黑

耳朵”正在饭桌上吃鲫鱼，刺卡在喉咙里，他龇牙咧嘴，连忙摆手，“去，去，

去！”

一晃40多年过去了。二舅已是85岁的耄耋老人，我也50岁开外。他

做过白内障手术，摘掉墨镜，双眼已经枯涸，黯淡无光。我讲起当年打甲

鱼的情景，二舅恍若隔世地笑了笑，“你还翻古，老了，不提当年勇。如今

野生甲鱼都绝种咯，池子里养的都两三百块一斤了，吃金子呀！”

神枪手老舅
■龚峰（津市）有奔头就有希望。这是父亲的一句

口头禅。

那年，高考落榜的我，情绪一落千

丈，甚至动了轻生的念头。其实，我平时

的成绩一直在班上名列前茅，是同学们

学习的榜样，也是老师心目中的佼佼

者。高考名落孙山，出乎我的意料，也出

乎同学们的意料，更出乎老师们的意

料。现在回想起来，我也许是紧张过度，

也许是疲劳过头，也许是压力过大。

父亲是一个山村里的民办老师。关

于落榜这个事，他始终没有埋怨过我一

句，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没啥，从头再来，

有奔头就有希望。

那年暑假，父亲将“双抢”的活儿托

付给了母亲，陪伴我第一次出了趟远门，

去北京第一次登上了长城。在雄伟壮观

的城墙上，我“碰巧”遇到了在北京上大

学的表哥。父亲远远地落在我和表哥的

身后头。表哥不断地鼓励我：没啥，从头

再来。我不是也复读了一年才考上大学

的嘛。不到长城非好汉。借用你父亲的

话说，有奔头就有希望。

第二年，我如愿考上大学，表哥这才

悄悄地告诉我，长城相见，不是“碰巧”，

而是父亲央求表哥帮忙开导我，那是父

亲精心策划的一场励志戏。父亲心中有

个信念，有奔头就有希望。

后来，我在工作上遇到麻烦而被降

职，父亲陪伴我在老家的祠堂里度过了

一天一夜。我上当受骗被人骗光家产，

父亲卖掉了老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甚

至卖掉了那头耕地的老黄牛。母亲哭

了，这牛没了，一家人该咋活？父亲坚强

着呢，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没啥，从头再

来，有奔头就有希望。

每当我站在失望的岔路口，父亲总

会亮起一盏充满希望的灯。

光阴荏苒。我已人到中年，父亲也

日渐衰老。

父亲当了一辈子的民办老师，他被

清退下来的那一年，正好 60 岁。闲下来

的父亲很郁闷，从早到晚地抽闷烟。父

亲患了重病，医生摇着头对我说：时日不

多，该吃就吃，该喝就喝，好好孝顺老人

家吧。

我故作镇定的神情，瞒不过精明亮

堂的父亲。半个月的光景，父亲瘦了、黑

了，目光痴痴呆呆，甚至动了轻生的念

头。

我向单位领导请了年休假，拽着又

黑又瘦的父亲，陪伴他第二次出了趟远

门，第二次登上了长城。在雄伟壮观的

城墙上，父亲“碰巧”遇到了在北京当医

生的表哥。我远远地落在父亲和表哥的

身后头。表哥不断地鼓励父亲：没啥，现

在医学发达，没有治不好的病。何况，天

下人不管患的是啥病，还得“三分靠治七

分在养”。您不是常说那句话嘛，有奔头

就有希望。

从此，父亲积极配合表哥的治疗，按

时吃药打针。从此，父亲跟着我爬山，跟

着我游泳。我对父亲说，有奔头就有希

望。父亲如同孩子般笑了。

一年以后，表哥郑重地“宣布”：叔，

您的病彻底好了。

父亲的脸上有了红润，父亲和正常

人没啥两样。

其实，我心里跟明镜似的，表哥“骗”

了父亲。不过，我依旧对父亲说，有奔头

就有希望。

前几年，母亲悄然地走了。悲伤和

孤独的父亲又陷入郁闷，从早到晚地抽

闷烟。

好说歹说，父亲这才随我住进了城

里。

我试探地问父亲：您这辈子最大的

遗憾是啥？父亲叹了口气说：咱没有赶

上好时代，这辈子没上过大学。

我兴奋地牵起父亲的手：走吧，儿子

这就圆您的梦。我陪着父亲迈进了市老

年大学，交了学费，办了手续。

父亲有些尴尬地问，老都老了，还能

上大学？

我 依 旧 对 父 亲 说 ，有 奔 头 就 有 希

望。父亲坚持上老年大学听课，每天风

雨无阻、笑容满面。

颁发毕业证的那天，父亲破例端了

酒杯。三杯酒下肚，父亲望着我，我望着

父亲，父亲和我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真

是有奔头就有希望。

希望 ■唐波清（武陵）


